
■2006 年 9 月，一位住在山里的老人坐着只有一节旅客车厢的“ 小票车”回家

京张铁路的京门支线至今已开通百年 目前这趟只有一节车厢、一节机车的列车仍然行驶在路上

“ 京门小票车，已经成为一种标志，如同
外地人来北京，要看天安门，要吃烤鸭。要是
没坐过，整个就不算火车迷。”
34岁的李雪松生在北京南城，小的时候
住在广安门火车站旁边。上学路上经常会被
道口的栏杆挡住，目送着火车渐渐远去。十
多年后，他得以在火车上工作，工作到得了
火车上的常见病———胃炎。离开火车多年
后，当衣食不愁喝茶抽烟腆着肚子剔牙的时
候，不知道哪根筋突然活动了，他成为了火
车爱好者，开始又喜欢上了火车。他的裤兜
里总装着一个巴掌大小的火车时刻表，没事
就掏出来翻翻，封面都皱得看不出原来的颜
色。钥匙包里总别着个当年火车上使的三角
钥匙，时不时就掏出来比划比划。
李雪松第一次去坐“ 京门小票车”是

2005 年 3月 6日下午，那一天，这节列车上
仅仅只有他一个旅客是从起点坐到终点。他
手里捧了一本书———《 北京铁路中间站》，
细看每一个停靠的车站：
三家店：高、王、殷三家大车店曾在此迎

接各路客人，地名由此而来。
野溪：当地村民看见一股泉水从山涧里
流向永定河。因地处荒郊野外，得名野溪。
丁家滩：丁姓人家在此耕种，由此得名。
色树坟：当地人念“ 色”为“ 甩”。因原
来有座王家坟，坟地里长了一棵色树而得名。
大台：原名定福庄，村里住着牛老汉，辛

苦劳作却生活贫穷，请来算命先生卜一卦，
被告“ 要想吉利改村名”。村外有块平地，像
一个大台子。算命先生说：“ 金牛卧大台，代
代会发财”，于是，就命名为大台了。
木城涧：两山之间大山涧，涧中树木成

森林，好像一座天然城门，于是得名。
“ 如今，这些民间传说可能只有老人们
才记得了。”当日他坐的小票车，尚有3节旅
客车厢，听说2002 年还是 4 节，但2005 年
底，已经变成一节了。
当年，京门铁路因煤而盛。木城涧车站
曾经非常繁华。铁路线旁就是人家，秋日风
清凉的时候，山间斜阳照着工人们下了火
车，推门进家。
眼前的木城涧，候车亭岁月斑驳，一条

寂寞的灰色小狗跟着火车跑。
一直传说“ 京门小票车”会停运，但是

一直没有停，主要为了解决山区的交通。火
车到木城涧，2块5毛钱。冬天，下雪，929路
停运，旅客就非常多，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其
他季节，929 路公交车分流走了原来这条火
车线上旅客的十分之九。“ 京门小票车”从
门头沟站出发不久，一度火车与汽车齐头并
行，坐汽车和坐火车的人们隔窗面面相觑，
好像都对对方的交通选择觉得不可思议。
在03和04号隧道之间，有一个连名字

都没有的小站，只有短短的平台表明这里是个
乘降所，除了锈蚀的机车停车位外没有任何标
志。人们直接叫它“ 28公里”。去韭园采摘樱桃
的人们在等车时玩笑，说司机肯定就像公交司
机师傅一样看这里没人就不停了。车来了，果然
招呼“ 以后往前站，不然我以为不停车。”

1906年 9 月 30 日在北京，第一列满载
货物的火车自丰台出发，经西直门火车站，
一路向北直抵昌平南口，宣示了京张铁
路———中国人自力修建、自行管理的第一条
干线铁路，首段通车。
45 岁的詹天佑自此名扬天下。多年以

后，他被写入每一个中国小学生的语文课
本。京张线、青龙桥、“ 人”字轨，他的故事被
代代传颂。只为，那是他为近代中国人自主
创新的历史，开启的诗篇。
瞬息星际，人间百年。
时光走到2006年，这个九月秋风起处，
我们意图寻访百年京张铁路留在这座城市
里的痕迹：
它们是西直门火车站刚刚被拆除的老

水塔、昆玉河畔玲珑公园里一个孤单的火车
头，是车公庄大街车水马龙的地下沉默多年
的关于一条铁路的传说，是京西门头沟大山
里一趟只有一节旅客车厢但却始终不懈穿
行的小火车⋯⋯
京门支线，也称京门铁路，是詹天佑京

张铁路的辅助铁路，同由詹天佑在 1906
年主持建造。原自西直门站南侧车公庄出
岔，西经五路、田村等站，达门头沟的三家
店、色树坟、大台各站至木城涧，共 11 站
（ 含现丰沙线落坡岭站），正线 53.363 延
长公里。其修建是为将门头沟的煤炭运抵
西直门，供京张铁路蒸汽机车燃料之用。单
线行驶，迄今也已百年。1971 年 2 月 1 日
西直门至五路段线路被拆除。
今天，在京西三家店至木城涧之间，依

旧行驶着这北京地区唯一一趟只有一节车
厢、一节机车的列车。每天两次往返，不舍
冬夏，相伴着矿工、铁路人还有他们的家
小，上工、回家。一趟全国火车时刻表上都
查不到的火车，一趟所有售票处都不卖票、
只能上车打票的火车。但是两个列车员、一
个运转车长，每站、每个道口，每个人都一
丝不苟，仍旧认真挥红旗停站、挥绿旗开
车，固守着延续百年一份属于火车人的尊
严的传统。
“ 赶上车厢里的电瓶坏了，钻山洞的
时候，漆黑一片的好几分钟，什么都看不
到。人都好像失明了，听到的只有风声。有
的时候觉得很刺激，有的时候，感觉很恐
怖。火车就贴着树枝走，一不留神就被树剐
着、蹭着。路边就是酸枣树，伸手就能拽颗
枣，枣还是青青的。”
火车上，时光停驻，岁月静好。

第一次去坐小票车之后两年间，李雪松
跟朋友去过十几次。他说他最喜欢冬天，车窗
外关河寥落，而车上有锅炉，比较暖和，可以看
外面的雪。那雪那白啊，和白面似的，白得晃人
家眼。太阳一照，雪亮亮的。由于是山区，雪不
化，没有人破坏，所以眼前齐齐整整的雪山。除
了冬天，就是春秋天。满眼的绿，还有虫鸣，伸
手就能抓把野酸枣。秋天的红叶也不错。尤其
是到了落坡岭，有水有山，依山傍水的美丽。
在这条铁道线上，他结识了道口值班员

老张。位于清水涧的北京人民轴承厂附近有
一个铁路道口，好像是从 2005 年开始，京门
铁路沿途的一些铁道路口都改成了有人值
守，老张于是就来到了这里上班。
老张说，将要进站的列车行驶的时候轧

上了“ 发码器”，道口就知道要来车了，于是
铃响杆落。老张走出屋子手里举着黄色信号
旗站在栏杆旁。通过道口时，司机鸣笛或闪灯
要道，道口工右手持黄旗拢起，表示道口已关
闭，允许列车通过。

虽然每天只有这趟仅有一节车厢的客车
从这里经过四次（ 上午一个来回，下午一个
来回），但老张一点不觉得轻松：还有货车
呢。这些货车有的拉从木城涧运出的煤，还有
轴承厂运出的轴承。
“ 就是去趟厕所都要小跑着去。”老张是
一个负责的人。对于铁道口的值班员来说，别
看就这么一个小屋子，仅仅一个值班员，但要
求却一点都不少。冬天山里冷，夏天蚊子多，
这些对于他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老张说，
不许看书，不许看报，不许听广播，不许聊天，
不许漏岗，不许值班时睡觉，不许⋯⋯一指雪
白的天花板，“ 看见没有，那里有摄像头，你
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在案呢。”
老张的家在门头沟的安家庄。原来有趟

从北京去往张家口的慢车还会在安家庄停车
一分钟，后来，连慢车都不停安家庄了，老张
就骑自行车回家。从轴承厂道口回安家庄，这
么一趟在路上就要花 3个小时。
看到老张，李雪松常想起他听到过的那

个英国“ 一个人的火车”的故事———
在一个寒冷的 12 月的早晨 8 点，57 岁
的英国人杰姆·沃诺克又开始在苏格兰西洛
锡安区寒风呼啸的布雷奇火车站上孤独地等
车了。
事实上几年来，沃诺克是当地唯一一个

使用这个火车小站坐车到爱丁堡去上班的人，
苏格兰铁路公司数次想将这个亏本小站关闭，
然而经过长达 4 年的奔波和抗议，沃诺克如
今终于打赢了这个“ 小站官司”，苏格兰铁路
公司不得不答应，只要沃诺克一天还使用这个
小站，那么铁路部门一天就不会将其关闭。
事实上，站在布雷奇车站月台上荒凉的

空气里，看到车站墙上因年久失修而斑斓剥
离的油漆，沃诺克的心情可说充满了苍凉，他
对去采访他的记者说：“ 每当我在这座小站
上等车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泰坦尼克号上
的乘客一样，就像其他人都登上了救生船，而
我却还站在这艘即将沉没的巨轮里。那真是
一种非常孤独的感觉。”

■1906 年 9月 30日，京张铁路首段通车。
■2006 年，这个九月秋风起处，记者寻访着百年京张铁路留在这座城市里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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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都不卖票、只能上车打票的火车。但是两个列车员、一个运转车长，每站、每个道口，每个人都一丝不苟，仍旧认真挥红旗停站、挥绿旗开车，固守着延续百年一份属

于火车人的尊严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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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城腹地，有一段消失了的铁路。关
于它有很多传说。
据说最早京门铁路的起点其实是西直

门车站，与京张铁路从现在人民医院那儿
分岔，之后上车公庄大街，再到现在西二环
路上的官园桥，一直向西，与现在昆玉河西
岸玲珑公园以北的铁路接轨，然后再一直
向西去五路车站、西黄村、石景山、三家店、
门头沟、大台等车站。
传说是建国后某年，有一次国家领导
人去西郊机场接外宾回来，走到西直门之
后正好过火车，挡住了国宾车队的路。之
后国家领导就做出批示：将这段铁路拆
了！京门支线的西直门—五路的铁路从此
就消失了。
更匪夷所思的事发生在位于现在西

八里庄的玲珑塔。传说当时人们埋头苦干
扒铁路，扒到玲珑塔北边，抬头一看，赫然
发现这儿还有一个蒸汽机车的火车头呢。
但实在为时已晚，火车道已扒了个干净。
最后这个火车头就留在那里直到今天，成
为玲珑公园里一个颇为古怪的物件。后
来，慢慢地成为天性浪漫的北京人拍婚纱
的地方。演员出身的导演张光北还在这里
拍了电视剧版的《 青春之歌》。最爱它的
还是孩子们，曾经在上周五那个最明媚的
秋日早晨，在玲珑公园遇到 70 岁的张姓
老人正追逐着他一岁零 8 个月的孙儿淘
淘：“ 那个火车头已经看了 100 回了，还
非要上铁道上去！”
玲珑公园里好像没有人说得清这个火

车头为什么会在这儿。56 岁的段园长只知
道 1989 年建园这个火车头就在这儿，当时
后面还挂有 3 节车厢。火车头前边原本是
一路东去而今已消失的铁道线，47 岁的刘
师傅说他小时候亲眼见过那上面曾正常运
行着来来往往的火车，他印象里它应该一
直延伸到今天的动物园后身，“ 小时候我们
去动物园就走铁道线”。
网友们则唏嘘着火车头前方原来健在

过的那座铁路桥，“ 同志们，京门昆玉河老
铁路桥，已经被拆除了”，“ 唉，历史的见证
美好的线路！”“ 这是消灭历史足迹啊”，然
后相约着等昆玉河停水的时候，去“ 看看那
桥墩的基座⋯⋯”
关于京门铁路另一个未经查实的传

说，发生在门头沟。北京行政学院公共管
理教研部的吴刚教授说他听说了一件事：
门头沟政府 1999 年时接到过德国一个小
姑娘的来信，信上说她爷爷临死时留下一
份遗书，说他当年帮门头沟修过一座铁路
桥，到 100 年了一定要告诉中国人，有一
个螺钉该换了，别忘了换。据说这座桥现
在都在，而且门头沟政府好多部门都知道
这件事。但记者打了一圈电话，没有遇到
一个表示知道这件事的人。请教詹天佑纪
念馆馆长史文义，他说詹天佑修京张铁路
及支线力保“ 中国人修中国人自己的铁
路”，应该是一个外籍员工都不曾用过。
但是，大家还是很愿意传说它，因为，
它实在是好温暖的一个故事。可能也因为，
大家愿意相信真有这样的人，他会如此礼
遇和善待他们一百岁的京门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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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涧：一个人的火车道口

玲珑塔：

被“ 遗忘”的火车头

木城涧：

下了火车推门进家

■只有一节旅客车厢的“ 小票车”在山间行驶

■“ 小票车”到达木城涧终点站后，
火车头更换挂车方向等待返程

■过去使用的火车头


